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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点校本《方舆胜览》评介

张晋光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太原030006）

《方舆胜览》是南宋祝穆撰写的一部地理总志，始刊于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后经其子祝洙增订，

于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重刊。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施和金教授点校的《方舆胜览》，全书70卷，分

为上、中、下三册，共计70余万字，这是施和金教授继《读史方舆纪要》后整理的我国又一部历史地理

名著，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0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了这部著作。

1 各种版本选取科学

《方舆胜览》流传有年，版本亦多，大致上有宋本、元本、明本和清抄本几大类。祝穆生前已经写

就《方舆胜览》，并刻印成册，此原刻本成于宋理宗嘉熙年间，卷首有吕午序、祝穆自序，序后为两浙转

运司录白，又有引用文书目。全书分为前集43卷，后集7卷，续集20卷，拾遗1卷，目前祝穆原刻本国

内似已不存，而国内所能见到的宋椠本多是祝洙的增订本。祝洙的增订本比祝穆的原刻本对后世影响

大，不仅所有元刻本均系据增订本翻刻，而且流传到明、清以后的宋本中大部分也都是增订本。为秉厥

考之遗言和应社会之所需，祝洙重加增订原书，并于咸淳三年刻印成册。祝洙的增订本目前国内存有两

部，一部是在北京图书馆，另一部是在上海图书馆，虽然两书均标明是宋咸淳三年吴坚、刘震孙刻本，

但在版刻、字迹乃至内容上却有许多不同。

施和金教授仔细比较了这两种宋刻本的不同之处。如北图本有吕午序、祝穆自序、祝洙跋及咸淳二

年的录白，而上图本却只有吕午序及祝穆自序，无祝珠跋及咸淳二年录白。又如北图本字迹清秀隽美，

版刻清晰，简化字较少，而上图本则有部分版刻字迹拙劣，印刷模糊，简化字很多。特别是在内容上也

不尽一致，如卷十邵武军“山川”，北图本无“三台山”条，上图本则有，共多出 642字，显系增补所

致；卷二十一临江军“山川”，北图本除有淦水条外，又有淦江条，并引陈陶《旅泊》诗一首，上图本则

删淦江及陈陶诗，仅存淦水，内容也有变化；卷二十二江州“山川”，大孤山下北图本原引有黄庶诗一

首，小孤山下原引有刘原父、刘沉诗各一首，上图本均无，而庐山下却新增了白居易的《草堂记》及李

白的《庐山谣》，共多出315字。至于个别文字的差异，两本也所在多有。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施和金教授认为北图本当是祝洙增订的初刻本，上图本是补刻本，它是利用了

原版加以重印，并对旧版中朽坏的部分重雕，增损和修改了其中的某些内容。两本相较，初刻本的质量

要优于补刻本，但因其缺页甚多，施和金教授点校《方舆胜览》，是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咸淳三年吴

坚、刘震孙刻本为底本，并与其他8种本子的《方舆胜览》校勘。除了上述两种宋刻本外，施和金教授

还参校了北京图书馆的三种元刻本，分别称之为元甲本、元乙本、元丙本，至于清代的抄本，则参阅了

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的昆山徐乾学传是楼本、上海图书馆的江阴缪桂震无咎斋本、台湾文海出版社

影印的孔氏岳雪楼本，一共4种。各种元刻本都是上海图书馆收藏宋祝洙增订本的翻刻本，元本与宋本

相比，内容上除有个别文字的变化外，一般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明刻本《方舆胜览》今日已不可得

见，或许早已失传。清代抄本与宋、元本比较，大致有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原书中的简化字一般都改成

了繁体字，一些明显讹误的错字也作了更正；二是清廷忌讳的胡、虏等字，抄本中多有改动，如卷十四

“山川”四太子河下宋本有“天诱胡雏智诈多”一句，四库本即改为“天诱金人智诈多”，而震无咎斋本

和岳雪楼本则改为“当日天骄智计多”；三是原书中引用唐宋诗词及记文序跋甚多，在引录过程中有不少

文字讹误发生，清抄本对这类讹误改正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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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方舆胜览》各本情况来看，宋本中以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祝洙增订本较为精审，惜其缺页较

多；元本则难分伯仲，各本情况相差无几；清抄本以四库本和传是楼本为好，不但讹误较少，且为完

帙，岳雪楼本和震无咎斋本则舛错时有发生，缺页又比比皆是。《方舆胜览》的校勘工作，最初是用两种

宋本对校，以上图本为工作底本，以北图本为主要校本，然后参校元刻本和清抄本。在此基础上，施和

金教授又校阅了王象之《舆地纪胜》，这是因为该书在写作时间上略早于《方舆胜览》，在体例、内容上

两书有许多相似和一致的地方，对校勘《方舆胜览》有很大作用。对于《方舆胜览》中出现的大量诗文

记序，施和金教授采用了经专人收集整理过的诗词文集与本书校勘，凡明显的文字讹误都作了改正，而

一般的文字差异则仍存原文。至于原书中所避宋讳，皆改回原字。为保持全书文字的一致性，又将书中

原有的许多简化字也一并改作繁体字。

2 校勘整理质量较高

《方舆胜览》自行世以来，虽迭经翻刻、传钞，广为传布，但迄今为止尚无专人对它进行过系统整

理与研究。《方舆胜览》记各府州建置沿革不但过于简略，而且是一部错误较多的书，错误多为抄录及刻

印过程中发生的文字讹误，而这种文字讹误多由形近所致。自祝洙增订本问世以来，还从未有人对此书

进行过系统的整理，清代的抄本对原书中的一些文字讹误虽有所是正，然根据何在，却没有文字说明。

所以，施和金教授所作校勘较细，所写校记也多，全书共有1338条，其中目录部分51条，正文部分1287

条。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咸淳三年祝洙增订本有部分底版是重新补刻的，在重刻的版面中发生一些错误。

如卷十福州“人物”许将下：北图本原作“魁嘉祐二进士”，上图本却误为“见嘉祐进士”；卷二十一抚

州“人物”王克勤下：北图本原作“自童科入馆阁”，上图本却误为“自童科者馆阁”；卷二十二江州

“古迹”晋杉下：北图本原作“在凝寂塔傍”，上图本却误为“在凝寂称傍”；卷三十六梅州“山川”西岩

下：北图本原作“在州西七里，中有兰若”，上图本却误为“在州西七里，中登山若”；卷六十二泸州

“山川”安乐山下：北图本原作“至剪刀峡”，上图本却误为“至剪尽疵”；卷六十八洋州“沿革”下：北

图本原作“又立洋川、傥城二郡”，上图本却误为“又立洋川、简城二郡”。此类错误不但字形相去甚

远，而且文义多有不通，有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书肆坊贾所为。

《方舆胜览》还有一类错误是祝穆本人不慎所致。如卷十四将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误题为《金陵

怀古》，卷十五误将谢玄晖所作《敬亭山》诗著于谢灵运名下，卷三十二又将皮日休所作《读襄阳耆旧

传》诗误归于陆龟蒙，卷三十六将杨廷秀《过瘦牛岭》诗误为《题廋牛岭》，卷五十二更将王勃《送杜少

府之任蜀州》诗说成是李百药所作，卷六十八还将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天汉台》诗说成是文同所作；

卷十四建康府“山川”凤凰台下录杜甫诗一首，中有“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凤声亦

悠悠”等语，唐代的西康州在今甘肃成县，《新唐书·地理志》成州同谷县下便有“武德元年以县置西康

州，贞观元年州废……咸通十三年复置”的确切记载，此诗是杜甫安史之乱后入蜀途中经当地凤凰台所

作，与地处江南建康府(即今南京)的凤凰台毫无关系。如此等等，全书约有十多处。此类错误，不但祝

洙增订祝穆原书未能纠正，即清代名家抄录成册也一如旧式，无一人出来纠谬，以讹传讹达千余年之

久，直到这次整理才得以改正。

3 创作动机分析合理

祝穆写作《方舆胜览》的动机，在其自序及吕午序说得比较清楚。他说：“始，予游诸公间，强予

以四六之作，不过依陶公样，初不能工也。其后稍识户牖，则酷好编辑郡志，如嗜昌歇。”因为自序中有

“酷好编辑郡志，如嗜昌歇”的话语，以往多将它简单归结为祝穆对编写地志的爱好。由于书中收录了大

量的诗文记叙，其风格不同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之类的地志，体现出多诗文记序及四六用

语的特点，也有人把它看作是祝穆个人对文学兴趣的爱好，《四库全书提要》甚至作出了“名为地志，实

为类书”的评价。施和金教授通过书中的内容去分析作者的编撰思想。《方舆胜览》在内容上虽然收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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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诗文记叙，但这些诗文记叙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对各种地理实体的描绘，展现了祖国大好河

山，能够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祝穆所处的是南北对峙的时代，南宋只有半壁河山，北方金人却还在时

时南侵。在这种情形下，祝穆采用不同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的手法编写地志，其目的就是

要人们通过对《方舆胜览》的阅读，激起对原北宋王朝一统江山的思念，从而实现收复失地、收复故疆

的目的。祝穆的友人吕午为《方舆胜览》作序说：“学士大夫端坐几窗而欲周知天下，操弄翰墨而欲得助

江山，当览此书，毋庸他及。所谓执珍巩以观大运，据要会以观方来，不劳余力，尽在目中，信乎其为

胜览矣！”吕午这番“知天下”、“助江山”的话点出了祝穆写作《方舆胜览》的动机。吕午在序文中还

说：“虽然，我瞻四方，禹迹茫茫，思日辟于先王，概未归于故疆，必也志存乎修攘，步极乎亥章！”他

的这种心情和志向写在序言中也是祝穆及当时千百万爱国者的心情和志向。祝穆之子祝洙在跋文中直截

了当地说：“洙又尝记先君子易箦时语：州郡风土，续抄小集，东南之景物略尽；中原吾能述之，图经不

足证也。’且朗吟陆放翁绝笔之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堂堂忠愤之志，若合符节。

厥今君王神武，江东将相又非久下人者，雪耻百王，除凶千古，洙此笔以侯。”祝穆、祝洙父子通过《方

舆胜览》的编写和传布，以达到“雪耻百王，除凶千古”从而恢复大宋一统江山的政治目的，这在当时

与陆游一样，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

4 著作价值阐述全面

《方舆胜览》虽有不少错误，叙述州郡沿革也过于简略，但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施和金教授

从三方面概括了《方舆胜览》的宝贵价值：一是文学价值。书中收录的大量诗文记叙及四六用语，很多

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对宋、元时期的文人写作诗词及表启文章有过很大的参考作用，即于我们今

天，仍可从中吸取许多有益的文学营养。特别是一些今天已经失传的文学作品，本书的记载就可弥补这

方面的缺憾。如唐人卢元辅所写杭州《伍胃祠铭》，南宋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

《咸淳临安志》均未收录，宋人赵明诚的《集古录》也是有目无文，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只是节

略，且有文字改动，惟有《方舆胜览》载录了全文。二是地理价值。该书完整地保存了南宋后期监司军

帅治所的资料，它可使我们对当时的制置、经略、安抚、总领、转运、提刑、提举、茶马、坑冶、市

舶、宗正等各司的分布一目了然。这些内容《宋史地理志》记载不全，《方舆胜览》可补其不足。另外，

它对各地风俗人情、土特产品的详细记载，对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人口增加、交通发展、商

业繁荣等有关的诗文的大量收录，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唐宋时期的人文地理及经济地理提供了许多宝贵资

料。三是文献价值。《方舆胜览》收录千余篇诗文记序，有许多我们今天可看到原著，但流传过程中或多

或少都有一些文字讹误发生，本书的记载便可以用来校正这些错误；有些古代的诗文今已散佚，则《方

舆胜览》的记载便弥足珍贵；还有些古代作品虽然流传到了今天，但往往有所残缺，而残缺的部分却可

以在《方舆胜览》中找到。

上述工作为恢复《方舆胜览》的真实原貌，全面了解和研究历史地理学家祝穆的思想，提供了可靠

和翔实的史料依据。由于作者带病工作，时间仓促等问题，书中存在的错误在所难免。不过瑕不掩瑜，

这不妨碍点校本成为该书的最佳版本。

（谨以此文纪念我国著名历史地理文献整理与研究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施和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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